石頭記～閃爍的瞬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陳惠玉
沙灘上，只見每一顆小沙粒都靜靜的守候著湛藍的大海，他們聚精會神等待，等待某一次的潮起潮落…

在每週二以「新住民」為服務對象的種子志工培訓班，因著基金會開放性的規劃，課程呈現出主題內容多樣、校園文化岐異、引領風格互飆的多元組合局面。有時候輪流主導實務的討論演練，例如：「怎樣辦好一場國際家庭聯誼會？」、「新住民需要哪些緊急醫護資訊？」；有時候，回到志工學員角色，當下的分享回饋與洞察體悟才是重點，例如：藉由「生命」、「婚姻」主題，學員們回溯生命的源頭，重新探索自我，體會相異的個體如何建構起一張環環相扣的生命網絡，並使學員模擬外籍配偶飄洋過海，異地生根的艱辛轉折。

在這些誠懇而熱烈的討論裡，常有許多的電光石火突地迸發，麗貞督導說一閃即逝的隱喻就像消失的文化，因為欠缺意識的凝固，十分可惜，經鼓勵我樂意拋石頭引玉。10月15日那天，當時樂音流洩，小組正深刻討論「源頭」這則小品，有人表達哲思，有人把「初衷」與「過程」拿來辨證，有人對「尋根」與「失根」覺得痛…，我腦海中忽然浮現一則「石頭記」，在此分享我的「意像流」：

湍急的兩條河流，在各自從高山深谷奔流而出之後，因緣際會，終於匯流成一條大河。波光瀲灩的河水底下，分別從兩條河流夾帶而來的千萬顆鵝卵石裡，有兩顆鵝卵石相遇了，他們緊挨著身子，開始互相寒暄問候。

黃色鵝卵石小黃說：「我的老家在東方的高山上，那裡終年積雪，有宏偉壯麗的冰河景象。」

綠色鵝卵石小綠說：「我的老家在西方的高山上，那裡地形險峻，有雷霆萬鈞的瀑布景觀。」

「我的祖先都是碩大魁梧的巨大岩石，但經過千萬年來歲月的淘洗拍打，才變成我現在的模樣。」小黃說。

小綠也接著說：「我的祖先也都是有稜有角的巨大岩石，但同樣經過千萬年來歲月的淘洗拍打，在我身上已經看不到粗厲的痕跡。」

小黃和小綠很快的就變成了好朋友，風和日麗時，共聽蟲鳴鳥叫，隨著河水快樂吟唱；遇狂風暴雨來襲，則保握良機，彼此切磋琢磨，期許早日修鍊成圓潤如玉。他們相信，只要堅持不放棄，隨著大河自然的韻律向前，他們總有一天可以回到傳說中的生命源頭—海洋。

時光飛逝，百年以後，有一個性情中人來到了大河的下游河口地，想打聽當年的小黃和小綠是否也來到了這一片沙地？潮水剛退，沙洲上，環頸鴴和青足鷸正成群覓食，和尚蟹、招潮蟹和彈吐魚也紛紛探頭出來，開始加入這一場退潮後的盛宴。但是，小黃和小綠在哪裡？

失望之餘，他隨手拾起了招潮蟹攝食的小沙團，陽光下，他仔細一看，終於恍然大悟了。原來小黃和小綠的後代小小黃和小小綠已化身為一粒粒細沙。雖然小黃和小綠原先鵝卵石的身形早已不復存在，顏色也幾乎都已褪盡；但是，在陽光的照耀下，黃、綠的光影彷彿依稀可見。是否在小沙粒的細小身軀裡，依舊儲存著祖先的遺傳密碼，並珍藏著大河從上游、中游到下游，一路攝取的日月精華？

無數顆細微的小沙粒連結成一片豐腴而柔軟的沙灘地，誰是小小黃、小小綠，或是小小藍、小小紅，已經一點都不重要了。小沙粒已回復到生命最初始的樣貌，也滋養了這一片沙灘地上的許多小生物。

沙灘上，只見每一顆小沙粒都靜靜的守候著湛藍的大海，他們聚精會神等待，等待某一次的潮起潮落，即將躍入大海，縱身大化，回歸到生命的源頭。

「石頭記」裡的兩顆鵝卵石，可以是小黃和小綠，也可以想像成男女之邂逅、結合，不論是「新住民」或「舊住民」夫妻，皆可試用。甚至，跳躍到更高的視點，也可以想像成兩支異文化的相遇、結合，與激盪、衝擊。同意嗎？(作者為光寶認輔台北市文湖國小團隊志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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